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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型城市是当前知识经济语境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城市发展形态，并且正在成为国际主流城市发
展的新方向。这种城市形态与国内广为推崇的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等新主流城市形态之间是否
存在内在关联？在历史演化视角下，运用比较分析法，对这些主流城市形态各自的内涵、特征与演化脉络
展开研究。研究表明，知识型城市不仅是不同演进路线下主流城市形态的融合体，而且知识型城市的发展
根植于这些城市形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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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１９９６年发布题为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以来，有关“知识经济”
引致“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ＫＢＤ）的理念已经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得到了研
究与实践。可以看出，今天这种所谓的“知识型发展”
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而被列入更加宽泛的社会领域，
并成为城市战略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种时代背景，由
此，知识型城市（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ｉｔｙ，以下简称ＫＣ）的新范
式得以兴起，并在近十年内迅速引起诸多学者的深入
探讨和全球城市的广泛实践。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诸
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以及低碳城市等新主流城市形
态也备受推崇。那么，ＫＣ与这些主流城市形态之间是
否存在统一性抑或替代性呢？从不同城市形态的关联

比较中探析ＫＣ的发展脉络，对于深入理解和认知 ＫＣ
内涵及其实践价值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文献回顾显
示，尽管目前对ＫＣ内涵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如
Ｅｄｖｉｎｓｓｏｎ　Ｌ（２００３）；Ｆｌｏｒｉｄａ　Ｒ（２００５）；Ｅｒｇａｚａｋｉｓ　Ｋ，

Ｍｅｔａｘｉｏｔｉｓ　Ｋ，Ｐｓａｒｒａｓ　Ｊ（２００６）；Ｃａｒｒｉｌｌｏ　Ｆ　Ｊ（２００６）；

Ｙｉｇｉｔｃａｎｌａｒ　Ｔ（２００９）等，但是他们的研究较少涉及不同
城市形态的比较。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运用文献

研究法，对此展开分析与探讨。

１　城市形态演化趋势

从经济形态演化的历程出发，城市学家、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ｌｏｒｉｄａ教授［１］将人类社会的发
展明确地划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
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确切地说，今天我们所处的
时代或许已经不再止于创意经济时代而正在走向知识

经济时代。伴随这种时代脉络的演进，作为社会子域
的城市，其发展形态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不断得
到重塑与创新。近些年，学术界不断推介出一些新的
城市概念来表征城市发展的现实态势。例如数字城市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智慧城市（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创新城市 （Ｃｒｅａ－
ｔｉｖｅ　ｃｉｔｙ）等新城市形态理念不断被提出且有此起彼伏
之势。通过研究发现，这些概念相似但本质各有差异
的城市形态其实存在着不同的演化路线。可以从生态
环境、创新能力、技术应用和知识管理４个视角，对这
些城市形态进行适当的归类和解析（如图１所示）。
如图１所示，可以将当前倍受推崇的新主流城市

形态及其演化轨迹基本概括为：
（１）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来看，城市形态的发展历经

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田园城市、创意经济时代的生态城



图１　城市形态演化趋势

市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绿色城市及低碳城市的演变过

程。
（２）从创新能力的视角来看，城市形态又经历了工

业经济时代的资源型城市向创新经济时代的创意城市

和创新城市的转变［２－３］。
（３）从现代科技对城市运营模式影响的视角来看，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数字城市形态的形成，使工
业经济时代的科技城市、信息城市的理念得到进一步
提升，随着智慧与智能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已悄然成
为一种新的主张且与数字城市的发展并行不悖，相互
交融［４］。

（４）以城市智力资本以及知识管理的视角来看，学
习作为知识管理的一种重要工具，进而被推广为城市
生产和生活的一种基本行为方式。学习型组织的力量
逐步扩散至城市发展领域，“学习型城市”概念因此产
生并被应用于一些城市的发展实践。在此演化路径
上，知识型城市被视为一种更为高级的城市形态［５］。
总体而言，４种路径下的城市发展形态具有一定的

交互包含特征，如创新城市与智慧城市存在一定的互
含关系，即智慧城市彰显了创新城市的创新特征，而创
新城市的发展亦离不开智慧技术或知识创造的特质。

２　新主流城市形态辨析

当前，诸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以及知
识型城市等城市形态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追求的新主

流目标。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城市形态之间是否存
在统一的支点或具有某种内在的共生性呢？尤其是，

ＫＣ与其它城市形态之间究竟存在何种渊源与关联？

它能否成为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抑或存在被上述城
市形态替代的危险？要探寻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这
些城市形态的内涵及特征进行系统分析。为了方便表
述，本文将这些城市形态的内涵与特征进行列表辨析，
如表１所示。
基于表１的综合辨析并结合国内城市发展现状与

未来趋势，可以归纳得出：
（１）上述城市形态的理念大多是在近１０年内被陆

续提出的。它们在概念建构上存在较大的同步性与交
融性。若干城市形态在发展中发生了一定的替代，在
城市实践中同样存在此消彼长的事实，如信息城市与
数字城市、创新城市与创意城市、生态城市与绿色城市
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本质是趋
于一致的，都强调城市发展对知识、创新以及生态的价
值诉求。

（２）很多城市形态至今没有明晰的概念界定，其建
设模式仍然处于研究与探索阶段，相关实践也因缺乏
有效的理论指导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如创意城市、学
习型城市等。就当前广受国内推崇的智慧城市而言，
其发展基础与条件尚需深入研究。国内学者辜胜阻［７］

就曾敏锐地指出，当前我国建设智慧城市有一定的基
础，但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划、缺乏相应技术标准和法
律规范、受制于技术和资金瓶颈、缺乏坚实的产业基础
和充分的人才支持等诸多问题。可以说，开展城市形
态内涵特征及建设机理的深入探究对其实践发展十分

必要，知识型城市亦不例外。
（３）不同视角下的城市形态在内涵和特征上存在

一定的重叠。到目前为止，对于各自形态是并行交融
发展抑或是替代性竞争还存在诸多争论和思考，以至
于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比较权威的结论。

然而通过上述辨析，基本可以厘清的是，数字化、
智慧化和知识化发展正在融合成一种综合性的正能

量，推动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ＫＣ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城市形态被国
际学术界所推介并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中。就城市形态
的关联性而言，数字城市、创新城市和生态城市的发展
可以视为ＫＣ包容性特征的典型表现，正如国内学者王
东等人［８］所言，成功的ＫＣ应该是城市基础设施健全完
善———成为数字城市（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以创新为动力，成
为创新城市与科技城市（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ｙ）；因资本市场发达，成为“金融之都”（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ｉｔ－
ｙ）；由于具有完善的文化艺术基础设施，成为“人文城
市”（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ｉｔｙ）；通过吸引人才，进而成为“智力城
市”（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ｉｔｙ）。

３　知识型城市与新主流城市形态的关联性
分析

　　从理论而言，ＫＣ并不是一个脱离现实城市形态的
理想化概念，其原因在于：①创新城市是 ＫＣ发展的基
础形态。众所周知，创新城市的发展在于城市创新能
力的提高，而创新能力提高的本质又在于知识创造和
应用。由此，不难发现，知识的创造和应用已经为
基于知识发展的ＫＣ与创新城市之间建立了一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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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流城市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城市形态 提出时间 涵义 核心要点 文献出处

数字城市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０年

集知识的创造、储存、加工和传播为一体的
综合性知识管理系统，以及知识搜集、分析，
和应用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面向知识管理和

决策支持

戈尔：数字地球演说数字城市的相关研
究［６］

智慧城市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８年

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
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
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
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感知化；物联化；
智能化

ＩＢＭ“智慧地球”方案及其发布的《智慧
城市白皮书》

创意城市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２年

在创新环境下由创意阶层的创意驱动创意

经济发展的城市

集中性；多样性；
非稳态

Ｊｏｈｎ　Ｈｏｗｋｉｎｓ 的 创 意 经 济 研 究；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ｎｄｒｙ的创意城市研究；Ｒｉｃｈ－
ａｒｄ．Ｆｌｏｒｉｄ创意阶层研究

创新城市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ｙｐ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
素驱动发展的城市

知识创新；技术创
新；制度创新；服务
创新

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ｔｅｒ的创新经济学研究；Ｃ．
Ｆｒｅｅｍａｎ的创新国家体系研究

生态城市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

１９８４年

技术和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
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
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

社会生态；自然生
态；经济生态

Ｏ．Ｙａｎｉｔｓｙ（１９８４）的生态发展研究；联
合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 “人 与 生 物 圈
（ＭＡＢ）”计划等

低碳城市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７年
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
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以
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

低碳生产；低碳消
费；低碳资源；低碳
政策

中国能源与碳排放课题组的研究

学习城市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以组织和个人知识学习为基础、以构建学习
文化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为目标的适应

时代发展的城市生存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

知识化；信息化；
组织化

罗伯特．哈钦斯（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ｔｅｈｉｎｓ，１９６８）、
连玉明的学习型社会理论；Ｐｅｔｅｒ　Ｍ．Ｓｅｎ－
ｇｅ的学习型组织研究；Ｈｏｌｄｅｎ＆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郭强的学习型城市研究

知识型城市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２年

以“基于知识的发展”为理念，以数字技术促
进城市智慧化发展，以知识创新促进城市知
识经济集群化发展，以知识网络促进城市空
间结构虚拟化发展，以知识管理促进城市善
治的一种城市综合发展模式

数字智能；创新驱
动；网络虚拟；知识
管理

本文研究结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质关联的桥梁。事实亦是如此，学者 Ｌｅｖｅｒ　Ｗ　Ｆ和

Ａｍｉｄｏｎ　Ｄ　Ｍ［９－１０］的研究表明，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城市
发展过程中，知识基础的质量与城市的创新优势和经
济增长密切相关。就此而言，ＫＣ的发展与创新城市的
发展是一种互为促进的关系，二者都是基于城市智力
资本的增长，以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更为
确切地说，ＫＣ是契合创新城市和知识经济二者优势的
全新城市形态。从事ＫＣ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
教授［１１］曾宣称“２１世纪将是一个ＫＣ的时代”，因为ＫＣ
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经济和知识型发展的中心；②
Ｋ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数字城市或智能城市的发展。
数字城市或智能城市的发展将为 ＫＣ的发展构建必要
的数字基础设施，即知识网络。客观地说，数字城市和
智能城市的发展要素同样是 ＫＣ发展的关键需求。正
如学者Ｉｓｈｉｄａ［１２］所言，ＫＣ是数字城市发展为虚拟 ＫＣ
的优秀平台和基础，数字城市有利于城市信息整合并
为市民创建必要的公共空间。此外，ＫＣ与生态城市亦
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是因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
ＫＣ发展与追求生态可持续性的价值目标无疑是一致
的，更为重要的是，ＫＣ可以通过有目的地设计网络治
理结构和广泛的知识交互机制，促进城市各利益方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在绿色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

会保障等城市公共议题上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就实践而论，ＫＣ的出现同样是各种城市形态在各

自发展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深化的结果，而非无源可溯
的概念。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一些城市就已倡导和
实施了今天所谓的“ＫＣ发展战略”，但当时的战略认知
并非如此。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的创意城市战略、
新加坡首都的智慧城市战略以及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

文化城市战略等。这些地区在城市战略实施过程中，
或者是因为自身的不断拓展，或者是因为科技和经济
的快速革新，致使城市的发展态势已经远远超越战略
设计之初的目标或范畴。为此，这些城市的市政当局
一直在寻求一种更具诠释性的城市形态以回应和指导

现实发展。在经历了如科技城市（Ｓｍｉｌｏ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
知识型集群（Ａｒｂｏｎｉｅｓ　Ａ　Ｌ　＆ Ｍｏｓｏ　Ｍ，２００２）、创意城
市（Ｆｌｏｒｉｄ　Ｒ，２００４）以及智慧城市（Ｇａｒｃｉａ，２００４）等概念
演化之后，知识型发展战略（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以及知识型城市（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ｉｔｙ）逐渐成
为这些城市最新的战略宣言。诸多实践表明，知识型
城市是对当前城市数字化、智慧化以及创新驱动等城
市发展新趋势的一种更为全面、合理的表达与建构。
换而言之，知识型城市与本文提及的新主流城市形态

·８３·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３年



之间存在着包容或综合关系。具体而言，知识型城市
强调城市知识化、网络化、虚拟化、人文多样性、知识资
本和竞争力，它应该是一个创造力城市（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ｙ）、
科技城市（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ｙ）和数字城市（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的顶
点（ｃｕｌ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及合成（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是科学与艺术和谐
统一的城市［１３］。

图２　知识型城市：一个融合的城市形态

资料来源：根据研究结论绘制

综上所述，知识型城市是上述不同演进路线下新
主流城市形态综合发展的一种城市模式，即以知识经
济为主导的发展，加上科学、信息、通讯和运输等领域
的技术变革，促使信息时代走向了知识时代，创新市区
的发展提供了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的巨大机会，从而
导致了知识型城市的形成。知识型城市不仅是不同演
进路线下主流城市形态的融合体，而且其发展又根植
于这些城市形态之中（如图２所示），其确切的本质涵
义可以概括为：知识型城市就是以基于知识的发展为
理念，以数字技术促进城市智慧化发展，以知识创新促
进城市知识经济集群化发展，以知识网络促进城市空
间结构虚拟化发展，以知识管理促进城市善治的一种
城市综合发展模式（如图３所示）。

图３　知识型城市的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根据Ｅｒｇａｚａｋｉｓ等人（２００４）的概念模型改进而绘制［１４］

４　结语

强调创新和智力资本管理的知识型发展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并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城市发
展实践中，知识型城市作为一种新城市形态，已经受到
全球各地的重视。本文研究发现，知识型城市并不是脱
离以往城市形态而建构的一种全新的城市模式，而是因
经济、社会与科技等的重大变革引起人们对城市发展形
态重新进行诠释的结果。知识型城市属于一种综合性

的城市发展形态，它与本文提及的其它各种主流城市形
态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或替代关系，而是对这些主
流城市形态内含典型特质的一种有益包容与综合。知
识型城市突出以创新作为发展引擎，与创新城市一脉相
承；它起源于科技城市，且与数字城市具有直接的渊源。
确切地说，创新城市、数字城市、学习型城市和生态城市
的发展正是知识型城市发展的综合表现。
正如城市学者Ｔａｎ　Ｙｉｇｉｔｃａｎｌａｒ［１５］所言，在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在财富创造中的价值已经成为城市的核心
议题，政府当局和城市规划者需要寻求新的方法，以利
用全球秩序下虚拟发展的机会。换而言之，知识型城
市这种新型的城市形态及其成功实践应当引起我们的

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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